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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俗是一种文化现象 , 它与民间文化有什

么关系 ?如何理解民俗文化学科的要素和构建它

的理论体系 ?怎样沟通精英文化、中层文化和大

众文化的关系 , 创造一种受用于人民大众的新

的文化体系 ?钟敬文先生在他的《民俗文化学》

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梗概 , 也给我们留下了很

好的课题。

钟先生明确地指出 : 民俗文化学就是对于

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民俗”去进行科学研究的

学科 ,“是民俗学与文化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学

科”。“民俗文化 , 简要地说 , 是世间广泛流传的

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。”它的范围 ,“大体上包括

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、社会组织、意识形态和口

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、风尚事物。”[1 ] (P7～9) 正因

为它的范围如此广泛 , 所以从单一学科的角度去

研究 , 便无法透析复杂的民俗事象。比如对神

话、传说的研究 , 必然牵涉到宗教、信仰与巫

术 , 而这些 , 又与历史、社会、民族都有关。神

话不是民族的梦 , 但它确实可见民族蹒跚而来的

幻影 ; 传说不是历史 , 但它确饱含着民众的许多

开 创

民俗文化立体研究的

新 纪 元

[摘 要 ] 世纪之交 ,钟敬文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,倡导了一门新兴的学科 ———民俗文化学。他指出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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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念 , 正如柳田国男所说 , 信仰是传说的力量 ;

巫术不是科学 , 但它却蕴涵着科学至今未能解决

的难题。所以对这些现象的研究 , 单靠人文科

学、社会科学诸学科还不够 , 还得动用自然科

学 , 甚至是很前卫的科学手段才行。

最近报刊上刊登了许多关于科学与人文 , 科

学与宗教的文章 , 说明人们开始重视这一领域的

研究。两派意见针锋相对 , 有说两者“势同水

火” , 有说两者“和而不同” , 双方都从大文

化和泛科学背景上取证了不少材料 , 把一些科

学大师、哲人如爱因斯坦、牛顿、柏拉图等 ,

都请了出来 , 于是又有人寄希望于“双栖于科

学与人文两个领域的”科学文化人 ,“希望有更

多的青年学者投身这一事业”。实际上 , 这就是

英国物理学家兼小说家 C·P斯诺提出的《两种

文化与科学革命》(1959 年在剑桥大学的演讲) 的

问题 ,世人称之为“斯诺命题”。实际上这个问题

已经争持了好多个世纪 , 从古希腊以来 , 科学与

宗教的冲突就没有停止过。1875 年出版的《科学

与宗教之冲突史》在分析了这些事象之后就得出

了这样的结论 : 无论在哪个时代 , 也无论是在

哪种文明中 , 科学与宗教在宇宙论、方法论、

真理观等重大问题上 , 均存在着普遍的对立 ;

科学的发展历程就是科学的观念不断战胜宗教

观念的历程。J ·W·Darper 的这本书在当时影响

很大 , 但人们在承认这种冲突现象的同时也指

出 : 这并不意味着 , 在这两者之间只有冲突而不

可能出现彼此一致的情形。20 世纪 30 年代 ,

R ·K·默顿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《十七世纪英国

科学、技术与社会》, 并在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 :

“科学的稳步连续发展只发生于一定类型的社会

中 , 这类社会为这种发展既提供文化条件 , 也提

供物质条件。”他指出 ,科学的发展存在着内外两

条线索 , 知识的进步是其内部线索 , 科学与社会

的互动是其外部线索 , 而且这两者是并行不悖

的。因此 ,要探讨“科学和宗教的一体性 ,就必须

转向宗教的精神气质而非神学”,在这一点上 ,两

者有“明显可取的质”的吻合。[2 ] 霍伊卡在其《宗

教与近代科学的起源》中打了一个形象的比

喻 , 他说 : “倘若我们将科学喻为人体 , 其肉

体成分是希腊的遗产 , 而促进其生长的维他命

与荷尔蒙 ,则是《圣经》的因素。”他认为 :“在近代

科学兴起的时代 , 宗教是当时文化生活中最强

大的力量 , 人们对于上帝 (或诸神) 的看法影响

了他们的自然观 , 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响到了

他们的科学 ,即他们研究自然的方法。”正如培根

所说 :“科学使我们离神近了一步。”用中国的一

句老话来讲 , 天、地、人本来就是一个统一体 , 道

家历来主张“天人合一”, 今天我们的任务 ———不

管是自然科学家也好 , 人文科学家也好 , 就是要

使这个统一体运转得更加和谐 , 为人类文明开创

更美好的明天。

20 年前 , 读了科学巨匠钱学森《关于形象思

维问题的一封信》,他在信中说 :“人类的思维形式

除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外 ,还有灵感思维。”

并指出 ,许多科学家、文学艺术家的灵感 ,往往出

现在散步、洗澡或作梦之中 ,苦思冥想之后 ,忽然

电光一闪 ,茅塞顿开 ,这就是灵感 ,它和人脑的综

合功能有关。[3 ] 当时我正在研究神话思维 , 觉得

它和“梦幻思维”(我杜撰的名词) 有些相似 ———断

裂、跳跃、古怪。于是看了弗洛伊德的《析梦》和

《周公解梦》, 还半夜爬起来记录了我的一些离奇

的梦。感到这些科学大师的视野不但开阔 , 而且

更善于从不同的角度深究事物的根底 , 并不轻易

在无知之时下些唯心、迷信、伪科学的断语 ,这才

是真正科学的态度。

人类的起源本身就是一个谜 , 宇宙的有序组

合更是一个谜。是谁按照数论的原则创造出完美

的世界 , 使之统一、和谐、生生息息 ? 是谁从原

始人单一的直线型的思维数论 , 把我们带到了今

天无所不能的数码时代 ?在无可奈何的问询中 ,

包括一些大科学家、大哲学家 , 如爱因斯坦、牛

顿、伽利略、波义耳、培根、柏拉图等具有世界

级吨位的大师 , 都只能说 : 是神、是上帝。

其实 ,不管是“神”,还是“上帝”,都只是人类

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名词 ,一种符号 ,它的本义是

一种神秘的力量。爱因斯坦说 , 宇宙间唯一不可

理解的东西就是它是可以理解的 , 如宇宙的有条

不紊地运行。又说 ,没有科学的宗教是虚弱的 ,没

有宗教的科学是盲目的。地心吸力的发现者牛

顿 , 在 1665 年至 1696 年间的著作 , 大多是关于

神学及早期文明的 , 他自认为是“受了上帝的选

派 ,到世间为人们做引导者”的。[4 ] 他相信地心引

力的存在 , 但却无法加以解释 , 特别是人们问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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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球何以自转又公转的时候 , 他说 : 是上帝踢了

它一脚。

关于这两种文化的碰撞 , 在自然科学界如

此 , 社会科学界更是如此。特别是我们民俗学

界 , 天生就和许多离奇古怪的现象联系在一起 ,

以致学人把“神秘性”都列为民俗学的一个特

征。许多同行在采访一些敏感人物 , 如巫师、神

婆、童身、灵媒时 , 受到了公安人员的质疑 :

“你们是不是在宣传封建迷信 ?为什么对那些不

三不四的人那么感兴趣 ?”我们说 , 正是这些“另

类旧人”(请允许我改装“另类新人”这个词) 还折

射出史前文明的幽光。他们中确有能沟通天、地、

人三界的灵媒 ,有通达阴阳二界的巫师 ,有出神入

化的魔幻者 , 有鬼斧神工的大法师。笔者的家乡

就有一种叫“去阴阳街”的神秘游戏 ,一般在中秋

前后夜间玩耍 , 由巫婆带领 , 去会见阴间的亲友 ,

任何人都可参与 , 成功率还挺高。玩耍者进入朦

胧状态之后 , 即可给在场的亲友描述阴人生活的

状貌 ,所言极是 ,令人惊叹不已 !

民间这类奇闻多的是。前年我带几个研究生

到雷州采访一位道士 , 他能带人过火链 , 能咬起

烧得通红的十来斤重的犁头。我们问他 : 过火链

前你吃过什么药吗 ?/ 没有。/ 往火链上撒了什么

药吗 ?/ 没有。/ 什么人都能跟你一起走过去吗 ?/

可以。/ 不会烧伤 ?/ 不会的 !/ 有过失手的时候

吗 ?/ 没有。谁敢拿命来开玩笑 ?!但工夫一定要做

足 , 咒语一句不能少 , 踏位一步不能差 , 做

足 ! / 为什么 ?/ 不知道 ,师傅教的。/ 他还当堂踏

了几步给我们看 , 并张开嘴 , 让我们看他的牙

齿 , 由于长期咬火犁的关系 , 他的牙都磨平了 ,

像把铲。他不能为我们专场表演 , 因为要“做足

功夫”。要看 , 春节期间来。陪同我们采访的文

化局的负责人是他的亲戚 , 他和许多人都看过这

位道士的表演。

这类巫术 , 方家称之为“禁气法” , 晋代葛

洪在《抱朴子》中早有记载 , 可以气禁水、禁

火、禁毒蛇猛兽。“近世左慈、赵明等 , 以气禁

水 , 水为之逆流一二丈 ; 又于茅屋上燃火煮食 ,

食之而茅屋不焦 ; 又以大钉钉柱 , 入七八寸 , 以

气吹之 , 钉即涌射而出 ; 又以气禁沸汤 , 以百许

钱投中 , 令一人手采　取钱 , 而手不灼烂 , 禁火

著中庭露之 , 大寒不冰。又能禁一里中炊者 , 尽

不得蒸熟。又禁令犬不得吠。”甚至“可以禁鬼

神”,“能辟方数十里上 ,伴侣皆使无为害者”[5 ] 所

记或为民间传说 , 或为亲历目睹。他还用矿物炼

丹 , 炼金银 , 用植物治病 , 是个双栖于科学与人

文两个领域的“科学文化人”。

这种现象早已引起民俗学者的注意 , 钟敬文

先生在给清水编的神话集《太阳和月亮的故事》

所写的序言中 , 就明确地提出 , 集子中“所提及

的若干原始的观念和行为在诸文化科学 (即社会

学、民俗学、宗教学、民族学、文化人类学等)

的研究上 , 都是些有着重要意味的对象。”他列

举了像《人类是怎样来的》、《人何以会死》、《怎的

没有仙人下凡了》等神话 ,特别是我国特有的“风

水传说”,像《牛眠地》、《乌鸦落阳》、《莲塘古池》、

《鹅形地的故事》等 ,都“表现着原始人的哲学的或

科学的思想”,“无论从哪方面看 ,我们都觉得未必

比那被人们所艳称的希腊古典神话减色多少”。[6 ]

这里 ,先生所说的“科学的思想”,显然已偏重于自

然科学方面。在《民族的下层文化》一文中 ,他又

指出 : “像生产技术、民间医药、建筑物、工艺

品、劳动歌、实用艺术以及各种民众娱乐等 ,都是

例子”,并援引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 ,说明“建筑、

烹饪、渔猎、耕种 ,无不如此 ,医药也如此。”[7 ] 在

北师大民俗文化讲习班的两次报告中 , 他再次重

申了这一观点 :“如巫术和部分民间组织形式 ; 也

有不少民俗文化即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积极作

用 ,如端午节洒雄黄酒消毒 ,六月六晒衣服和年终

掸尘搞卫生等。”[1 ] (P15) 都是把民俗文化学的研究

范围拓展至自然科学乃至神秘文化方面的。先生

早年还做过鼠的征兆的研究 , 直到晚年 , 还写了

《从文化史角度看〈老鼠娶亲〉》的文章 , 分析

了古代由于科学不发达 , 人们对老鼠产生的由恐

惧到崇敬和制约的心理。江绍原对发须爪、唾

液、血和天癸的研究 , 更借助自然科学的成果 ,

所以令人信服。他们把民俗文化的论题摆到大文

化和泛科学中去论证 , 做些力所能及的实验 , 真

正融入实际的考察 , 以验证自己的观点 , 结论就

会扎实得多。

不久前法新社还报导了一则为多国科学家所

证实的消息 : 一个活跃于我们银河系中心的超大

型黑洞人马座 A * , 正在迫使一颗恒星 S2 以每小

时 118 万公里的速度变速运行 , 在离人马座 A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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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 17 光年的时候 , 以每秒 5 000 公里的速度逃

离虎口。[8 ] 我想 ,人马座 A * 为什么要吞食 S2 ,为

什么又让它逃离 ? 哪一天它发起怒来要吞食地球

怎么办 ?谁在操纵这一切 ?就连“哈勃”太空望远镜

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史蒂文 ·贝克威思也说 :“在

科学上 , 你永远无法确切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

情。”[8 ] 被人称为另类科学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

凯利 ·穆利斯也说 :“人注定不能胜天 , 天也不会

塌”。正因为这样 , 更需要加大科研力度 , 特别是

一些敏感的边沿领域 ,被人认为离奇古怪的东西 ,

它很可能成为科学的先导 , 诸如千里眼、顺风耳、

登月、遥感等 ,不已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了吗 ?前几

年有人寄了篇关于“放蛊”的论文给钟先生 ,他觉

得很有科学价值 , 但我们的刊物还是不敢登。去

年我校召开国际民俗研讨会时 , 也收到一篇关于

“鸡鬼”的论文 ,我考虑再三 ,也只敢发了个摘要 ,

以免犯禁。其实那玩艺我家乡就有 ,我见过 ,是可

以进一步研究的。

钟先生呼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 , 由来已久 ,

1998 年还以《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》[9 ] (P65) 为

题作过几次报告 , 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

会讨论时 , 大家也有些议论 , 有人提出中国是否

就只有一个民俗学派 ?我说非也 , 钟老提出的

“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”的理论 , 是根据我国的

国情 , 针对某些国家单一民族的民俗研究提出

的 , 他是要我们把中国民俗摆到世界民俗中去 ,

看它有什么特点 , 有何规律 ?今后向何处去 ?这不

仅是个方法论问题 , 而是对民俗文化本体的认识

问题。研究这些问题 , 钱学森同志认为 , 可以从

思维及精神、心理两大方面入手。泰勒的《原始

文化》、弗雷泽的《金枝》、马林诺夫斯基的

《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》都是侧重这两大方面

的。不单是人文学界 , 自然科学界也应从这些方

面寻求一些重大突破。在目前“微观、宏观、宇

观”三大层面之外还要加上“渺观和胀观”。微

观者如量子力学 , 宏观者如万有引力 , 宇观者如

相对论。渺观是什么 ?即把微观中不可分的东西

再分 ; 胀观呢 ?即现行宇宙观之外的东西 , 天外

还有天。思维形式也一样 , 不只两种 , 抽象、形

象之外还有灵感、梦幻。研究思维科学也不能光

用传统的思辨方法“概念 ———判断 ———推理” ,

还要用分析系统、实验的自然科学方法。这是钱

老的经验之谈。[10 ] 我体会他的意思是 , 搞科学研

究要高屋建瓴 , 综合运用各种学科的最新成果。

以此观照我们民俗文化研究中的神秘现象 , 往多

学科交叉方面想一想 , 如心灵感应与静电波、生

物钟与信息污染、人体基因与亲缘关系 , 超静觉

与宇宙心理 , 瑜珈飞行与忘我状态 , 重量与气

场、心理动力的关系等 , 说不定就可以从中找到

原始思维与现代科学的一线关系 , 为我们打开神

秘文化的大门 , 甚至一些高不可测的世纪预言 ,

不过像天气预报那么普通 , 那是灵感沟通和概率

普算的结果。

当前 ,学术环境较为宽松 ,正是我辈学人驰骋

民俗园地 ,开辟新领域的时候 ,我们要善于借助现

代科学的新成果 ,对民俗文化进行立体研究 ,凸显

科学人文的综合优势 ,开创民俗研究的新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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